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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朋相与志春秋

——— 《蒙古游牧记》 成书考

朱玉麒

　 　 提　 要： 中国西北边疆史地学， 以祁韵士、 徐松为创始， 蔚为风潮于嘉道

之际， 已然成为清代学术史与地理学史研究的共识。 作为学科标志的西北史地

著作， 多由未亡的同志和朋友编纂遗稿， 续补未竟， 刊刻印行， “续成” 成了

这一学科著作流传的常态。 这一学科的中坚人物张穆， 一生似乎都在忙碌师友

的著作编辑、 出版。 他的西北史地力作 《蒙古游牧记》 十六卷， 十年心力， 也

是得到何秋涛再度十年校补、 续成之后， 由祁寯藻集资刊成。 张穆曾经撰联

“驽马定应勤十驾， 良朋相与志春秋”， 正是这种对于自身勤奋的鼓励、 对于同

道相互支持的期许， 成就了他们心中的名山事业。 本文钩稽嘉道之际西北史地

学续书的过程， 并以流散在海外的 《蒙古游牧记》 稿本为中心， 集中描述其成

书在撰述、 续补、 刊印等不同阶段的艰辛历程， 旨在彰显一个自发的学术共同

体如何保障了一个学科的薪火相传。

关键词： 西北史地学　 张穆　 《蒙古游牧记》 　 何秋涛　 续成

引言　 “续成” ———嘉道西北舆地著述的常态

中国西北边疆的舆地研究， 以祁韵士 （１７５１ － １８１５， 字鹤皋）、 徐松

（１７８１ － １８４８， 字星伯） 为创始， 而蔚为风潮于嘉道之际， 已然成为清代学

术史与地理学史研究的共识。 这一在乾嘉朴学的积淀基础上通过经世致用

的转型而形成的学科， 经过晚清、 民国学者的接力， 始终是中国近现代学

术史上的显学。
从事嘉道西北史地学学术史研究的工作者， 一定会注意到那些成就了

这一学科薪火相传的大多数著述， 都系作者毕生未竟的事业。 中国学术讲

求 “名山事业” 的精神追求与清代学术的朴学风气， 使得从事西北史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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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往往就一部书稿而生死以之， 频频修纂， 多历年所， 不知老之将至；
此外， 生存的困顿、 突然的疾病， 都造成生前的著述未及付梓而赍志以殁。
未亡的同志、 弟子等编纂遗稿、 续补未竟、 刊刻印行， 这种身后的 “续

成”， 是嘉道西北舆地著述的成书常态 （见图 １）①。

图 １　 祁韵士、 徐松著作续成付梓的署名书影

嘉道西北史地学的开创者祁韵士于嘉庆九年 （１８０４） 充宝泉局监督，
因户部亏铜案而受牵连， 于次年遣戍伊犁。 之前在任国史馆编修期间， 他

曾历经八年， 编成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一二○卷， 为其流放后

从事西北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基础。 祁韵士遣戍西域赐环后远离京师学坛，
他在嘉道史地学上的影响， 主要通过其著作表现出来。 这些著作， 均在身

后由于其子祁寯藻 （１７９３ － １８６６， 字叔颖） 的后援， 而由张穆 （１８０５ －
１８４９， 初名瀛暹， 字石州、 石舟、 诵风， 号 斋） 等人代为编辑完成。 如

祁韵士纂 《西陲要略》、 《西域释地》， 道光十六年 （１８３６） 刊刻， 由张穆

“厘定体例”， 书末署作 “张瀛暹覆审”； 《皇朝藩部要略》 十八卷、 《皇朝

藩部世系表》 四卷， 道光二十六年刊刻， 都署有 “平定张穆覆校” 字样，
而 《世系表》 则有 “大兴徐松重订” 的题署， 可知徐松、 张穆在帮助完成

祁韵士著作出版中的贡献。 特别是， 后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张穆批

校的 《皇朝藩部要略》 稿本， 证成了张穆在该书付梓过程中付出的精力②。

①

②

相关论述亦可参郭丽萍 《道光朝西北史地学人学术交游述略》，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 １２５ － １２８ 页。
包文汉整理 《清朝藩部要略稿本》，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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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西北史地学另一位开创者徐松于嘉庆十七年在湖南学政任上， 以

“发卖书籍渔利” 而遣戍伊犁。 在戍八年， 以 《西域水道记》 等著述而成为

西北史地学的翘楚； 其后在京师近二十年， 成为道光前期的学术领袖①。 他

的西域著述， 在身前得到邓廷桢等人的帮助而付梓印行， 而中国古代科举

史、 都城制度史方面的著作如 《登科记考》、 《唐两京城坊考》， 均由其门人

如张穆等协助编辑、 付梓。 《唐两京城坊考》 在徐松去世当年由张穆校刻，
辑入 《连筠簃丛书》， 故署 “大兴徐松星伯撰、 平定张穆诵风校补”。 《登科

记考》 则由王先谦 （１８４２ － １９１７） 于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 刻入 《南菁书院

丛书》 第一集而行世。 其余散佚未成如 《元史西北地理考》、 《西夏地理考》
等， 则又不可计数。 其 《顾亭林年谱》 写定稿本， 则又以择条汇入张穆

《顾亭林先生年谱》 中的方式存世。
从嘉庆二十五年徐松赐环京师以来， 道光前期在宣南逐渐形成了一个

切磋学术， 尤其是以西北史地为中心的文士集团， 沈垚 （１７９８ － １８４０， 字

子惇）、 张穆、 何秋涛 （１８２４ － １８６２， 字愿船） 是其中坚。 沈垚道光十五年

顺天乡试后， 即受邀移居徐松家中， 帮助整理西域文稿， 其后又为姚元之

（１７７６ － １８５２）、 徐宝善 （１７９０ － １８３８） 所邀协助编修 《国史地理志》、 《大
清一统志》， 自身长才则未及施展。 沈曾植 （１８５０ － １９２２） 以为 “使其书

成， 固当轶出于石洲 （州）、 默深、 愿船以上” （ 《落帆楼文集序》）。 其文

稿由张穆、 汪曰桢 （１８１３ － １８８１） 编辑为 《落帆楼文稿》、 《落帆楼文集》，
先后于道光二十九年、 民国七年 （１９１８） 由 《连筠簃丛书》、 《嘉业堂丛

书》 刻版印行。 其间还有章寿康 （１８５０ － １９０６）、 刘世珩 （１８７４ － １９２６） 编

辑 《落帆楼文集賸稿》 二卷， 光绪二十二年由 《聚学轩丛书》 付梓。

一　 张穆著作的续成及其 《蒙古游牧记》 的撰作

张穆的一生 （见图 ２）， 似乎都在忙碌师友的著作编辑、 出版。 何秋涛

《 斋文集序》 云：

① 参见朱玉麒 《徐松与道光朝京师学坛的西北史地研究》， 朱玉麒主编 《西域文史》 第四辑，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２６５ － ２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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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一介寒士， 而以流通古籍、 扬扢前贤自任， 其于师友著述，
表章尤不遗余力， 若俞氏理初、 沈氏子敦 （惇）， 皆同志之友， 先生尝

钞其所著 《癸巳存稿》、 《落帆楼稿》 藏箧中， 及其人殂谢后， 悉为谋

诸有力者校刊传世……其笃于风义如此①。

图 ２　 张穆像 （ 《清代学者像传》 二集）

如上所述， 正是因为张穆笃于师友的情谊， 感染了自己身边的同道， 因此

他的著作也由其友人和门人在其身后被裒辑、 刊刻， 如上揭何氏 《 斋文

集序》 言： “今先生是集， 亦赖友朋、 弟子， 庶几成编， 而又得寿阳祁相国

为之醵金开雕， 先生九原有知， 亦可稍慰生平坎 之志矣。”②

根据祁寯藻的 《 斋文集序》， 张穆去世之后， 关于他的遗稿处理， 同

志之间是有分工的。

其遗稿， 则属之何子贞太史及何愿船比部。 愿船既撰石州墓志，
复为补辑 《北魏延昌地形志》、 《蒙古游牧记》 二书成帙。 又以子贞检

出之诗文杂稿， 属其门人吴子肃、 子迪昆季裒辑、 缮写。 ……石州与

①

②

《 斋文集》 卷首， 《续修四库全书》 １５３２ 册影印咸丰八年 （１８５８） 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２３７ 页。
同上注。 之前的相关研究， 可参郭丽萍 《师友交游与张穆著作的续补校刊》， 《炎黄文化研

究》 第四辑，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３０３ － ３０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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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兼直谅多闻之益。 其没也， 余方奉使甘肃， 不及见， 心常歉然，
以刊布遗书为己任。 …… 《地形》、 《游牧》 二书， 余既序之， 其文诗

集先刊就， 复为缕述其生平， 以质世之知石州者。 咸丰八年岁在戊午

八月， 寿阳祁寯藻序①。

其中提及的 《 斋集》 的成书， 民国时期， 郑天挺先生曾经根据所见稿本

做过研究②。 大致情况是： 文集八卷、 诗集四卷， 由张穆的门人吴履敬 （？
－ １８６０， 字子肃）、 吴式训 （？ － １８６０， 字子迪） 兄弟裒辑， 并经由何绍基

（１７９９ － １８７３， 字子贞）、 祁寯藻、 何秋涛的勘校③， 咸丰八年 （１８５８）， 由

祁寯藻刻于京师 （见图 ３）。
诗文集之外， 他的史地力作 《魏延昌地形志》 二十卷、 《蒙古游牧记》

十六卷， 多年心力， 也是得到何秋涛的多年编辑整理之后， 得以成书。 所

惜 《魏延昌地形志》 未能及时刊印， 至今只有残本流传④。 而 《蒙古游牧

记》 在何秋涛十年磨勘、 续成四卷之后， 由祁寯藻出资刊成， 得以完帙

流传。
张穆撰写 《蒙古游牧记》 的原因， 祁寯藻 《 〈皇朝藩部要略〉 后记》

曾经提及：

逮寯藻奉命视学江苏， 驻节江阴， 武进李申耆前辈见而好之。 因

属宝山毛生甫先生为参考编辑、 江阴宋勉之补表， 成书二十二卷， 题

曰 《藩部要略》， 从 《西陲要略》 例也。 又越七年， 平定张石州复为校

补讹脱， 乃墨诸版。 石州又以先大夫之创为各传也， 先辨其地界方向，
译出山水地名以为提纲。 而是编疆域未具， 读者眩之。 爰以 《会典》、

①

②

③

④

《 斋文集》 卷首， 《续修四库全书》 １５３２ 册， 第 ２３６ 页。 何秋涛、 吴履敬、 吴式训： 《
斋文集序》 也有类似记录。
郑天挺： 《张穆 〈 斋集〉 稿本》， 《益世报·读书周刊》 １９３６ 年 １ 月 ８ 日； 收入作者著

《清史探微》，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 第 ２４９ － ２６５ 页。
稿本中勘校三家， 其中言 “思复斋” 者， 郑天挺先生以为 “莫详其姓字”， 实即祁寯藻斋

号。
《魏延昌地形志》 稿本卷前总目署名 “平定张穆石州譔， 光泽何秋涛愿船编次”。 其书几经

易手， 最后失散， 仅存抄本目录一卷， 司州三卷。 参安介生 《 〈魏延昌地形志〉 存稿辑

校》， 齐鲁书社，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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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志》 为本， 旁采各书， 别纂为 《蒙古游牧记》 若干卷， 它日卒

业， 将附梓以行。 道光二十五年岁次乙巳五月男寯藻谨记①。

图 ３　 《 斋集》 内封、 目录书影

《皇朝藩部要略》 （以下简称 《藩部要略》） 前有道光十九年李兆洛 （１７６９ －
１８４１， 字申耆） 的序言， 可知其书经由李兆洛在江阴组织的编辑、 补表等工

作， 在道光十九年即完成。 其言 “又越七年， 平定张石州复为校补讹脱，
乃墨诸版”， 正是祁寯藻后记的道光二十五年。 因此， 张穆动议 《蒙古游牧

记》 的著作， 当即 《藩部要略》 付梓的道光二十五年。
根据以上的后记， 《蒙古游牧记》 的著述， 本来是打算作为祁韵士 《藩

部要略》 的一个地理纲要， 附录其后以便阅读的。 后来， 祁寯藻在咸丰九

年为 《蒙古游牧记》 所作序言对这一动议做出了进一步的叙述：

始余校刊先大夫 《藩部要略》， 延石州覆加校覈。 石州因言： 自来

郡国之志与编年纪事之体相为表里。 ……今 《要略》， 编年书也， 穆请

为地志， 以错综而发明之。 余亟怂恿， 俾就其事。 杀青未竟， 而石州

疾， 卒以其稿属何愿船比部整理。 愿船为补其未备。 又十年， 始克

成编②。

①
②

《皇朝藩部要略》 卷后，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７４０ 册， 第 ５２１ 页。
祁寯藻： 《蒙古游牧记序》， 《蒙古游牧记》 卷首，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７３１ 册， 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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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穆在为 《藩部要略》 作校刻的过程中， 意识到地理之书与编年史书相为

表里的价值， 决定以蒙古地理志的方式来与 《藩部要略》 做出 “错综发

明”， 并且很早即确定了 《蒙古游牧记》 这样一个既符合蒙古部落生活习俗

又具有诗意的书名。 这一点， 在张穆给友朋的书信中， 也有表露。 其道光

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写给许瀚 （１７９７ － １８６６） 的信中提及：

弟近因为祁太公校刻 《藩部要略》， 自成 《蒙古游牧记》 数卷， 其

书恰好补星翁 《水道记》 所未及。 现尚未卒业， 今年必了。 大农意欲

将拙著附骥以行， 即为付梓。 弟意尚未决， 卒业后更商量耳①。

此外， 收录于 《 斋文集》、 在后来的 《蒙古游牧记》 同治刻本中遗漏了的

张穆自序， 也论及受到 《藩部要略》 影响而 “相辅而行” 的著书动因：

昔吾乡祁鹤皋先生著有 《藩部要略》 一书， 穆曾豫雠校之役。 其

书详于事实而略于方域。 兹编或克相辅而行。 异时为舆地之学者， 倘

亦有取于斯也夫②。

但是， 由于 《蒙古游牧记》 并没有像张穆本人所意料的那样在道光二十五

年当年完成， 而是拖到了其身后， 才由何秋涛 “又十年， 始克成编”， 所以

这部著作最终也没有随 《藩部要略》 而 “附骥以行”。 没有 “附骥以行”
的更为重要的原因， 是 《蒙古游牧记》 作为西北历史地理学的重要著作，
最终的完成品已经具备了独立成书的体量和质量。 这在祁寯藻的序言里有

非常高调的表彰：

海内博学异才之士， 尝不乏矣。 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 厥有二端：
陈古义之书， 则贵乎实事求是； 论今事之书， 则贵乎经世致用。 二者

不可得兼， 而张子石州 《蒙古游牧记》 独能兼之。 ……余详为披览，

①
②

张穆 《与许印林书》 其九， 王俭编注 《张穆书信辑存》， 三晋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５９ 页。
张穆 《蒙古游牧记序》， 《 斋文集》 卷三， 《续修四库全书》 １５３２ 册， 第 ２８１ 页。 序言

“致力十年， 稿草屡易”， 即以去世之道光二十九年为序而言， 则 《蒙古游牧记》 的撰著也

当前推至道光二十年， 与上所考证起于道光二十五年有异。 “十年” 之数， 或虚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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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终始， 见其结构则详而有体也， 征引则赡而不秽也， 考订则精而

不浮、 确而有据也。 拟诸古人地志， 当与郦亭之笺 《水经》、 赞皇之志

《郡县》 并驾齐驱， 乐史、 祝穆以下无论已。 ……然则是书之成， 读史

者得实事求是之资， 临政者收经世致用之益， 岂非不朽之盛业哉！ 因

醵金付梓而序其纲要， 以谂观者。 咸丰九年夏四月， 寿阳祁寯藻①。

学术与现实意义的并重， 至今都是我们对历史学著作的最高期许。 祁寯藻

将这一理想的学术境界赋予了 《蒙古游牧记》， 可见张穆身后， 其体大思精

的著作最终的成品， 不仅具备了独立成书的价值， 也成了年寿不久的张穆

一生的代表作， 成就了他在西北历史地理学上的重要地位。
张穆自身在写作 《蒙古游牧记》 的过程中， 也逐渐产生了学术的自信，

对这部著作的独立存世， 抱有高度自许。 如他在 《复徐松龛书》 中， 言及：

示读大著 《瀛寰志略》 已刻前三卷， 考据之精， 文词之美， 允为

海国破荒之作。 近数十年来， 惟徐星翁 《西域水道记》 有此赡博。 拙

著 《蒙古游牧记》 非其伦也②。

虽然对于徐继畬 （１７９５ － １８７３， 字松龛） 《瀛寰志略》 的出版， 表达了只有

徐松的 《西域水道记》 可以媲美的赞誉， 而认为自己的著作 《蒙古游牧记》
“非其伦”， 其实在内心中， 还是有将自身的著作方驾以上二书的追求。 这

在与挚友许瀚的信中， 流露无余：

整理 《游牧记》 已完三卷， 今年未必能卒业， 与星伯 《西域水道

记》 可以抗衡。 敝帚自珍， 亦可嗤也③。

①

②
③

祁寯藻 《蒙古游牧记序》， 《蒙古游牧记》 卷首，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７３１ 册， 第 １ － ２ 页。
吕文利有 《 〈皇朝藩部要略〉 研究》， 于第一章第二节 《张穆学术人生转折若干问题》 （黑
龙江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２ 版， 第 ３７ － ６２ 页） 中认为张穆撰写 《蒙古游牧记》 而最终不

提与 《藩部要略》 的关系， 与其想摆脱祁氏的强势影响以及迎合清政府的 “国家建设” 有

关， 或有过度阐释之嫌。
张穆 《复徐松龛中丞书》， 《 斋文集》 卷三，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１５３２ 册， 第 ２６９ 页。
张穆 《与许印林书》 其十六， 王俭编注 《张穆书信辑存》， 第 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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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松与 《西域水道记》， 始终是作为后学的张穆仰慕的对象， 前引 《与许印

林书》 其九 “自成 《蒙古游牧记》 数卷， 其书恰好补星翁 《水道记》 所未

及。 ……大农意欲将拙著附骥以行， 即为付梓。 弟意尚未决” 云云， 已经

表达了接续徐松 《西域水道记》、 不甘 “附骥以行” 的愿望， 与这封信件所

言 “与星伯 《西域水道记》 可以抗衡”， 都表达了成就史地名篇愈益强烈的

信念。
然而， 张穆在 《蒙古游牧记》 的撰写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立言之理想、

名山之事业， 却因身世的困顿与年寿的不永， 虽然只剩下最后的收尾工作，
却功败垂成， 赍志以殁。 在其去世之后的第十年———咸丰九年， 何秋涛完

成了续补的工作； 再八年的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 终于由祁寯藻醵资付梓， 独

立行世 （见图 ４）。

图 ４　 《蒙古游牧记》 刻本内封、 牌记页书影

《蒙古游牧记》 的稿本， 如今有部分保存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

“内藤文库” 中①， 我们得以有机会如郑天挺先生研究 《 斋集》 那样， 根

据这一残缺的稿本， 探讨其成书的经过。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 笔者受邀在京

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从事为期半年的学术研究， 有幸得到阅览 “内藤文

库” 图书资料的机会。 因以其所藏 《蒙古游牧记》 稿本为中心， 对其成书

① 稿本扫描件， 参见 “東アジア人文情報学研究センター ／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网页之文献链接： ｈｔｔｐ： ／／ ｋａｎｊｉ ｚｉｎｂｕｎ ｋｙｏｔｏ⁃
ｕ ａｃ ｊｐ ／ ｄｂ⁃ｍａｃｈｉｎｅ ／ ｔｏｈｏ ／ ｈｔｍｌ ／ ｔｏｐ ｈｔｍｌ。 内蒙古大学李喜波硕士论文 《蒙古游牧记若干问

题研究》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是最早注意到这一网站上公布的稿本的研究者。 但是由于作者不

能准确阅读其中提供的信息， 对于成书过程的理解多有舛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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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作探讨， 以见嘉道西北史地学续书事业之一斑①。

二　 《蒙古游牧记》 的续成

张穆最终没能在有生之年完成 《蒙古游牧记》 的写作， 与其不及中寿

而夭、 晚年困顿有相当大的关系。 他在上引与友人的书信中， 都在表达不

能如期完成著述的焦虑。 这样的心情流露， 在给许瀚的信中， 最为频

繁， 如：

弟撰 《蒙古游牧记》 已毕 《内外喀尔喀》， 《厄鲁特》 尚未动手，
人事间杂， 心不纯一， 以致作辍不恒， 深可叹也②。

弟 《游牧记》 尚缺二卷未具， 拟具稿后且置之， 俟 《延昌志》 成

再检点也③。

以上二信均写于道光二十六年。 《厄鲁特》 即正式成书时题作 “额鲁特蒙

古”、 为后来印行的全书的最后部分———卷十一至卷十六。 这些部分， 张穆

都准备了相关的资料， 但是未及收拾成篇， 特别是最后四卷。 而张穆晚年

的境况， 在其给伯父张映棂的书信中有所表达， 言 “侄自丁未冬来， 叠遭

骨肉惨变， 尤非常情所能堪”④， 这个 “惨变”， 是指道光二十七年伯兄开

暹、 二十八年三兄丽暹相继亡故事。 在他为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 进行校

补的笺条上， 更写到了道光二十八年妻丧子殆的惨痛。 卷五 “洛阳陶化坊”

①

②
③
④

关于 《蒙古游牧记》 研究的专门论文， 前有蔡家艺 《浅论 〈蒙古游牧记〉》 （ 《中国边疆史

地研究》 １９９１ 年第 １ 期）、 佟佳江 《 〈蒙古游牧记〉 证误》 （ 《北方文物》 １９９４ 年第 ４ 期）
肇端， 近年有陈亚洲 《张穆及其 〈蒙古游牧记〉 研究》 （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０５）、 王慧荣 《位卑未敢忘忧国——— 〈蒙古游牧记〉 著述年代考》， 《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那顺达来 《 〈蒙古游牧记〉 考辨》 （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１１ 年

第 １ 期） 等相关成果发表。 除前揭李喜波硕士论文讨论其稿本及成书过程与本文旨趣相关

外， 均与本文属意略疏， 故前期研究介绍从略。
张穆 《新获与许印林书》 其四， 王俭编注 《张穆书信辑存》， 第 ９３ 页。
张穆 《与许印林书》 其十一， 王俭编注 《张穆书信辑存》， 第 ６５ 页。
张继文 《先伯石州公年谱》 （ 《张穆年谱》），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以下简称

《年谱丛刊》），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１５２ 册， 第 １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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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河南府参军张轸宅所用吕岩说撰 《张轸墓志》 下， 有张穆注记云：

穆案， 星伯先生卒于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此条则将属纩之

前四、 五日手书示穆， 令补入书 （稿本作 “考”） 中。 时穆新遭妻丧、
儿孝兰疾亦垂殆， 仓皇摧割之际， 宝持手迹， 幸未遗失， 附注于此，
以志痛也①。

最后的两三年内， “人事间杂， 心不纯一， 以致作辍不恒”， 是张穆不能静

心完成著述的根本原因。
好在这部垂成的著作， 最终由何秋涛代为完成了。 何秋涛是张穆最为

期许的三位年轻学者之一， 他与许瀚的通信曾经提及： “弟年来得少年好学

可跂大成者三人： 一为汉阳刘茮云传莹， 一为光泽何愿船秋涛， 一则伯山

也。”② 以上通信提及的三人， 刘传莹 （１８１８ － １８４８）， 字椒 （茮） 云， 号

实甫， 别署通糜生。 湖北汉阳 （今属武汉） 人。 道光十九年举人， 授国子

监学正。 工诗文， 精考据， 对舆地有深研， 也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
惜英年早逝。 有 《孟子要略》 传世。 何秋涛， 字愿船， 福建光泽人， 道光

二十四年进士， 历官至刑部主事、 员外郎， 卒于莲池书院山长任。 有 《朔
方备乘》、 《一镫精舍甲部稿》 等传世。 伯山即刘毓崧 （１８１８ － １８６７）， 字伯

山， 江苏仪征人。 道光二十年优贡生。 长于经史之学， 有 《通义堂笔记》
等传世。

上述三人， 刘传莹、 刘毓崧皆少年通才， 较张穆年轻十三岁， 故信中

有 “少年好学” 之谓； 而何秋涛较以上二人又年轻六岁。 根据张穆的记载，
何秋涛在道光二十四年进京会试， 初识之后， 张穆就以当时编辑的 《阎若

璩年谱》 相托付， 不久这部年谱就顺利问世③。 道光二十六年开始， 何秋涛

频频出现于张穆和何绍基所创建的慈仁寺顾亭林祠的祭祀活动中④。 何秋涛

①
②
③

④

张穆注记， 见徐松撰、 张穆校补 《唐两京城坊考》， 方严点校，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１５９ 页。
张穆 《新获与许印林书》 其四， 王俭编注 《张穆书信辑存》， 第 ９３ 页。
张穆 《潜邱年谱题词》： “洎交光泽何愿船比部， 复以此谱相诿， 愿船为析疑弥罅， 又不下

数十事。 ……爰与愿船更事讨论， 密又加密。” 《 斋文集》 卷三， 《续修四库全书》 １５３２
册， 第 ２８３ 页。
《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 １９１８ 年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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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光二十八年完成 《王会篇笺释》， 也得到了张穆以自己心仪的阎若璩

（１６３８ － １７０４） 相比拟的高度赞许， 为之欣然作序①； 而道光二十七年， 又

将从徐松处抄出的谬误难读的 《元圣武亲征录》 委托校正， 在其临终的道

光二十九年， 专门为何秋涛的校正本做序， 称其为 “史公 （笔者按， 指司

马迁） 之所愿见而不可得者”②。 这些都足见张穆对于何秋涛的学术期许，
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正是何秋涛的出现， 张穆晚年的未竟事业才有了托

命人。
《蒙古游牧记》 同治六年刻本， 卷一至卷十二， 署名 “平定张穆 （石

州） 撰， 光泽何秋涛 （愿船） 校”③； 卷十三至卷十六， 署名 “平定张穆初

稿， 光泽何秋涛补辑” （见图 ５）。

图 ５　 《蒙古游牧记》 刻本卷一、 卷十三之卷首署名

这种署名， 毫无疑问是继承了前辈史地学者祁韵士、 徐松的著作在续

成付梓时候的方式。 它既是一种承担， 也是一种权利， 留下了学术先后继

承的清晰证明。
以上的署名， 表明前十二卷已经由张穆基本完成了著述， 何秋涛参与

了校订的工作。 今存京都大学的稿本， 保存了卷一至卷五、 卷七总共六卷

①

②

③

张穆 《王会篇笺释序》： “杜于皇赠阎诗有云： ‘不贵子博观， 贵子秉确识。 吾子必自爱，
如子实难得。’ 余曩谓斯语非潜邱不足当之， 亦非于皇不能言之。 至今日可转为愿船赠

矣。” 《 斋文集》 卷三， 《续修四库全书》 １５３２ 册， 第 ２８４ 页。
张穆 《校正元圣武亲征录序》， 《 斋文集》 卷三，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１５３２ 册， 第 ２７９ －
２８０ 页。
《蒙古游牧记》 刻本卷一、 二署名作 “平定张穆石州撰， 光泽何秋涛愿船校”， 卷三至卷十

二作 “平定张穆撰， 光泽何秋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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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 于此我们可以窥见前十二卷中张穆完成的基本情况以及何秋涛的

参校程度。
稿本第一册的封面有何秋涛红笔题识三处： “秋涛按， 此为最后所抄清

本。” “以上三卷有石州丈亲校手迹， 则此为第五次稿矣。” “校毕。” 可知张

穆在世时， 因为 《蒙古游牧记》 的撰著多次加工， 所以不断有誊清之本，
而目前的稿本， 因为前三卷上还有张穆亲笔校正的部分手迹， 因此判断是

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次也即第五次誊清稿本。 何秋涛就在这个最后的本子上

进行了校订， 并以此为定本， 付梓印行。 在第二册卷五末， 也有红笔题识

“辛亥愿船手校讫。 壬子再校”， 说明他在咸丰元年、 二年两次校订的时间

点。 而在卷七的卷首， 又有其题识 “此本镌而未校。 丁巳十二月愿船记”；
与卷五的题识比较， 可见其校勘 《蒙古游牧记》 并非一时仓促完成， 而是

到了张穆去世后的第八年———咸丰丁巳 （八年）， 仍在持续这一工作， 这个

工作最后的完成是在咸丰九年， 所以前揭祁寯藻当年的序言会有 “又十年，
始克成编” 的说法 （见图 ６）。

图 ６　 《蒙古游牧记》 稿本书影。 左起： 第一册内封、 第二册卷
五末与卷七内封、 卷七第九叶正面校补

从稿本的校订来看， 何秋涛通校全书， 从三个方面完成了稿本的刻印

工作。 一是对其中有疑问的文词贴浮签提出意见， 或者在天头地尾补正缺

漏。 今录其中比较明显的一些校签内容， 对比如下 （见表 １）。
表中的这些订正， 后来大部分都被刻本所接受。 如 １ － ６、 ９、 １２ － ２３

条。 其中有些订正心细如发， 非常出彩。 如第 ９ 条 “似脱 ‘克什克腾’ 一

部” 的浮签， 张穆原稿实际上是沿袭了 《钦定蒙古王公表传》 的文字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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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蒙古游牧记》 何秋涛校记文字及稿本、 刻本对照

序号
刻本卷 ／
叶 ／ 行

稿本文字 何秋涛校记 刻本文字

１
１ ／ ２Ａ ／ ４

（据正文行

数， 下同）

穆案， 詹事所据 《秘
史》 本

詹事， 拟改 “ 《考异》”
穆案， 《考异》 所据 《秘
史》 本

２ １ ／ ５Ｂ ／ １ 札萨克图亲王等四爵
札萨克图亲王， “亲” 疑当作

“郡”
札萨克图郡王等四爵

３ １ ／ １１Ｂ ／ ５
铁图自盛京至索岳尔

济山

“铁图自盛京” 下似脱 “丈”
字， 查原底

铁图自盛京丈至索岳尔

济山

４ １ ／ １３Ｂ ／ １
授敖汉、 奈曼两部降

人于此

授敖汉， 疑当作 “受敖汉”，
查原底

受敖 汉、 奈 曼 两 部 降 人

于此

５ １ ／ １４Ｂ ／ ４ 西自柳条边十六里
此 “自柳条边”， “自” 疑作

“至”
西至柳条边十六里

６ １ ／ １６Ａ ／ ８
哲理木、 昭乌达、 卓

尔图三盟

卓尔图， 当作 “卓索图”， 查

原底

哲理木、 昭乌达、 卓索图

三盟

７ ２ ／ ３Ａ ／ ５ 哈儿兀歹为都挥同知

都挥， 疑 “都” 下脱 “指”
字。 （三叶二行） （笔者按，
括号内系原注稿本之对应叶、
行数， 下同）

哈儿兀歹为都督挥同知

８ ２ ／ ２８Ａ ／ ９ ［左翼○附旗］

附字误。
按， 前已有 “左翼”、 “右

翼”， 此所附系喀尔喀贝勒

□， “附” 字似不误。 再查原

稿 （廿七叶八行）

左翼 附

９ ３ ／ ５Ａ ／ ５

所 部 与 奈 曼、 翁 牛

特、 巴 林、 札 噜 特、
喀尔喀左翼、 阿鲁科

尔沁 诸 部 统 盟 於 昭

乌达

似脱 “克什克腾” 一部

所部与奈曼、 翁牛特、 巴

林、 札 噜 特、 喀 尔 喀 左

翼、 阿鲁科尔沁、 克什克

腾诸部统盟于昭乌达。

１０ ３ ／ ７Ｂ ／ ４ 朕巡所经
“朕巡” 下疑脱一字 （七叶五

行）
朕巡所经

１１
３ ／ ２３Ａ ／
８ － ９

九十里有大华山， 蒙

古名布当华； 九十里

有 嵬 名 山， 蒙 古 名

札喇

九十里有二山， 则不必再举

里数， 疑原稿有误 （廿二叶

七行）

九十里有大华山， 蒙古名

布当 华； 九 十 里 有 嵬 名

山， 蒙古名札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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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刻本卷 ／
叶 ／ 行

稿本文字 何秋涛校记 刻本文字

１２ ５ ／ １２Ｂ ／ ４
鱼海子。 唐岑参诗检

达夫集无此句。 “洗
兵鱼海云迎阵” 是也

此二句小字夹注： 疑 《一统

志》 偶误。 （笔者按， 画线以

示取消符号， 原文如此， 前

同）

鱼海子。 唐岑参诗 “洗兵

鱼海云迎阵” 是也

１３ ７ ／ ９Ｂ ／ ３ － ４ 即斡齐尔赛因

接写于 “即斡尔齐赛因” （笔
者按， 应作 “斡齐尔赛因”）
之下。 仍用小字写。
博明 《西斋偶得》 曰： 瓦剌

即今之厄鲁特。 其始祖为托欢

太师。 而未详其意。 按， 《朔
漠方略》： 博硕图汗之称号，
则首冠以瓦赤剌。 喀尔喀汗其

初亦有此三字。 今达赖喇嘛封

号亦有之。 盖唐古特文之美

称也

即斡齐尔赛因。 博明 《西

斋偶得》 曰： 瓦剌即今之

厄鲁特。 其始祖为托欢太

师。 而未详其意。 按， 《朔
漠方略》： 博硕图汗之称

号， 则首冠以瓦赤剌。 喀

尔喀汗其初亦有此三字。
今达赖喇嘛封号亦有之。
盖唐古特文之美称也

１４ ７ ／ ９Ｂ ／ ７ 衮布子察珲尔济 “多” 衮布子察珲多尔济

１５ ７ ／ １０Ａ ／ ４ 孙惇多布尔济袭 “多” 孙惇多布多尔济袭

１６ ７ ／ １０Ｂ ／ ６
所出之山为杭爱顶南

行之阜

山尾。 而齐老图诸水所出之

山， 皆为杭爱

此 十 六 字 添 于 “ 为 杭 爱 ”
之下

所出之山为杭爱山尾。 而

齐老图诸水所出之山， 皆

为杭爱顶南行之阜

１７ ７ ／ １１Ｂ ／ ２ 也儿石河 的 也儿的石河

１８ ７ ／ １３Ｂ ／ ９ 鄂尔坤河鄂尔得尼招 鄂尔得尼招， 查 鄂尔坤河额尔德尼招

１９ ７ ／ １４Ｂ ／ １ －２ 西至博罗哈布斋勒河 斋勒河， 查 西至博罗哈布齐勒河

２０ ７ ／ ２６Ｂ ／ ８
以当赋税。 庆宁寺碑

记移此

“以当赋税” 下空三格， 接写

“高宗御制庆宁寺碑” 云云

以当赋税 　 　 　 高宗纯皇

帝御制庆宁寺碑记

２１ ７ ／ ２８Ａ ／ ６
（接中右末旗及右翼

右末旗界。） 西南至

达什隆山

东南至布库都尔哈喇乌苏，
（接车臣汗部右翼中右旗界。）
“东南” 以下至夹注 “中右旗

界” 十七格， 添于 “右末旗

界” 之下， “西南至达什” 之

上。 （笔者按， 本行及以下括

号内文字， 原本系双行小字夹

注）

（接中右末旗及右翼右末旗

界。） 东南至布库都尔哈喇

乌苏， （接车臣汗部右翼中

右旗界） 西南至达什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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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刻本卷 ／
叶 ／ 行

稿本文字 何秋涛校记 刻本文字

２２
７ ／ ３１Ｂ ／
２ － ３

（接土谢图汗旗界。）
东南至鄂伯

此二十五格， 添于 “东南至

鄂伯” 之上。
东北至莫霍尔布拉克 （接土

谢图汗旗界）。 西北至图隆奎

山阳 （接土谢图汗旗界）

（接土谢图汗旗界。） 东北

至莫霍尔布拉克， （接土谢

图汗旗界。） 西北至图隆奎

山阳， （接土谢图汗旗界。）
东南至鄂伯

２３
７ ／ ３５Ａ ／
６ － ７

（接左翼后旗界） ［中
次旗］

此廿五格， 添于 “ 中次旗”
之上

东南至哈札布齐 （接军台及左

翼中旗界）， 西南至哈坦乌苏

（接左翼后旗及左翼中旗界）

（接左翼后旗界。） 东南至

哈札布齐， （接军台及左翼

中旗界。） 西南至哈坦乌

苏。 （接左翼后旗及左翼中

旗界） 中次旗

漏①， 何秋涛是根据昭乌达盟所统部落的总数， 发现了这一缺失， 从而纠正

了连后来的 《清史稿》 也沿袭了的错误。 又如第 １２ 条 “鱼海子” 的注文，
原作 “唐高适诗 ‘洗兵鱼海云迎阵’”， 这是 《嘉庆重修一统志》 中的原

注②。 但是这首诗并非高适诗作， 因此张穆原文在 “唐高适诗” 下有 “检达

夫集无此句” （高适字达夫） 的注。 何秋涛校订至此， 在 “是也” 下注明说

“此二句小字夹注 ‘疑 《一统志》 偶误’”， 说明原句引自 《嘉庆重修一统

志》， 而非张穆的错误。 不过他后来查检到 “洗兵鱼海云迎阵” 的诗句出自

岑参诗歌 《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 之四， 因此将张穆和他自己的补注

删除， 径自在 “高适诗” 的正文上粘改了 “岑参诗” 三字， 圆满地解决了

这一问题。
有些浮签没有被接受， 但是帮助我们了解刻本没有准确到位的地方。

如第 ７ 条， 原稿作 “哈儿兀歹为都挥同知”， 何秋涛浮签 “疑 ‘都’ 下脱

‘指’ 字” 的意见是正确的③， 根据这个意见改订的刻本， 却仍然发生了修

①

②
③

祁韵士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卷二六 “敖汉部总传”： “所部一旗， 驻固尔班图尔

噶山， 与柰曼、 翁牛特、 巴林、 扎噜特、 喀尔喀左翼、 阿噜科尔沁诸部统盟于昭乌达。”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叶 ３ 背 － ４ 正。 《清史稿》 卷五一九 “藩部” 二 “敖汉部” 亦沿袭其

误，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 第 １４３３９ 页。
《嘉庆重修一统志》 卷五四二 “乌喇特”， 道光二十二年刊本， 叶 ４ 正。
参 《明史》 卷三二八 《外国》 九 “朵颜”： “命脱儿火察为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 哈儿兀

歹为都指挥同知， 掌朵颜卫事。”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第 ８５０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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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错误， 将 “指” 误刻成了 “督”。 又如第 １０ 条， 原稿作 “朕巡所经”， 何

秋涛的浮签提示 “ ‘朕巡’ 下疑脱一字”， 可能是根据语感， 觉得文意不全；
这个意见在刻本中没有被接受， 对照 《清实录》 中几处康熙圣谕的词句，
确实应该作 “朕巡幸所经”， 才词完意足①。

何秋涛校改的第二项工作， 是在逐字逐句阅读过程中， 校正错误的文

字、 不规范的异体乃至用重文符号表示的文字。 有些是行间径改， 如稿本

卷一第十四叶正面 “山海関” 正作 “山海關”、 卷三第二十五叶背面 “佐
嶺” 正作 “佐領”、 卷四第八叶背面 “腾夷思” 正作 “滕夷思”、 卷七第十

叶正面 “松多泉羙” 正作 “松多泉美” 和第二十二叶正面 “ 化行” 正作

“殷化行”， 等等。 有些是以凡例式的识语提出统改， 如稿本卷二第十二叶

正面 “大甯、 大寕不畫一”， 卷四第十二叶正面 “貯字并缺笔作贮”， 卷五

第一叶正面 “书中凡寕字俱作甯”， 卷七第一叶正面 “凡卷中尔字俱改作

爾”、 第四叶背面 “蛮俱改蠻”、 第六叶正面 “礼皆改禮”， 卷七第十五、 十

六叶间红笔浮签 “書中尔字俱改爾， 寕字俱改甯， 礼字改禮， 軍台改軍臺、
餘台字不改”， 等等。

何秋涛校改的第三项工作， 是以浮签和天头地尾凡例式的校记， 对于

从稿本成为刻本而在排版方面的指导性意见。 凡例式的意见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蒙古游牧记》 稿本中何秋涛凡例式校记

序号 稿本位置 何秋涛校记

１ 第一册卷前墨笔浮签
每卷并写 “蒙古游牧记四” 及各部落名。 每行注脚与红笔横线一

样。 点句俱照墨笔， 不照红笔

２ 第一册卷末红笔浮签 改各样式， 逐叶注部名。 盟下注各部名

３ 第二册卷五前红笔浮签

每墨笔横画处为一行。 红笔 处为半页， 俱对准， 不得错。 如原底

本有数错之处， 即于本行贴条注明 “此后每行挪△字”， 以后仍逐

行细对， 方免落字。
每页中心填写 “蒙古游牧△” 字样， 并将旁注小字逐页注明， 不得

脱去。
点句照墨笔， 旁点、 中点俱分清， 不照红笔

① 参 《清实录·圣祖实录》 卷一九一 “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 条，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１０２２、 １０２８ 页。



１８　　　 西北民族论丛 （第十六辑）

续表

序号 稿本位置 何秋涛校记

４
第二册卷七封面红笔

题识

可托钞文集目录之人钞写， 共十五页。
凡—处为一行， 处为半页。 如有原算错误之处， 务即标明 “自某

行挪下几格”， 以便下半页接算， 万不可信手写去

５
第二册卷七第十五、 十

六叶间红笔浮签

凡红笔横—为一行， 为半叶。 有原算错处， 务即于本行夹签标明

“自此以后每行挪几格”， 万不可信笔写去

以上这些凡例式的题识， 有的是要求刻工按照他所计算过的每行、 每

页字数排版， 避免 “落字”； 有的是统一卷首、 版心和标点的体例。 这些要

求， 保证了全书刻本最终的整齐划一以及从稿本到刻本没有文字夺漏的高

质量。
此外， 还有些针对个别款式的浮签和题识， 也都是在刻本形式上提出

的要求， 如遵循避讳， 在卷七频繁出现的 “谕字上空三格”、 “御营俱空三

格”、 “诏字上空三格”、 “报闻上空三格” 字样， 以及刻本第十九叶正面第

五行 “案， 果必即戈壁”、 背面 “案， 古尔半即古尔班， 译言三也” 处理为

注中注的双排形式， 都是题识要求的修订意见。
从字迹和改正的程序上来看， 以上的校正可能还不是何秋涛一人之功。

除了他的一校、 再校之外， 每卷卷末， 还可以看到后来添入的覆校人名，
如卷四末红笔添补 “祁世长覆校”、 卷五末墨笔添补 “杨枢孙覆校”、 卷七

末红笔添补 “吴式训覆校” 等字样。 但是， 这些覆校遵奉的条例， 都是由

何秋涛制定的， 如粘贴在稿本天头地尾类似 “此下每行那 （挪） 前三格”
字样的大量浮签， 多是在何秋涛前此要求的 “如原底本有数错之处， 即于

本行贴条注明 ‘此后每行挪△字’” 体例下覆校完成的。 从前面所引何秋涛

的浮签多次提及 “查原底”、 “再查原稿” 来看， 当时除了这个誊清本之外，
张穆自身的手稿底本也还存在， 所以覆校者的工作， 可能还有在何秋涛的

提示下核对原底的任务。 总之， 最终十六卷 《蒙古游牧记》 刻本的完成，
是在何秋涛总体策划下， 与多名覆校人员合作的结果。 从完整的同治六年

刻本来看， 这些覆校人员多是与张穆、 祁寯藻有着师承、 亲属关系的后人，
也与 《 斋集》 的校订人员有着大量的重合关系， 兹列表如下， 其间关系

容另文详考 （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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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刻本 《 斋集》、 《蒙古游牧记》 卷末校勘人员

《 斋文集》 《 斋诗集》 《蒙古游牧记》

卷 题名 卷 题名 卷 题名 卷 题名

１ 寿阳祁世长校字 １
受业歙县

徐景轼校字
１

受业青阳

吴履敬覆校
９ 灵石杨昉覆校

２ 道州何庆涵校字 ２ 寿阳祁世长校字 ２
受业青阳

吴式训覆校
１０

受业青阳

吴式训覆校

３
受业歙县

徐景轼校字
３ 道州何庆涵校字 ３ 道州何庆涵覆校 １１ 武进杨传第覆校

４ 灵石杨普校字 ４ 邵武杨枢孙校字 ４ 寿阳祁世长覆校 １２ 武进赵振禋覆校

５

６

７

８

邵武杨枢孙校字

寿阳祁世佶校字

道州何庆澄校字

灵石杨昉校字

／

５

６

７

８

邵武杨枢孙覆校

受业歙县徐景轼覆校

受业青阳吴式训覆校

灵石杨普覆校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甘泉李汝钧覆校

寿阳阎汝弼覆校

寿阳阎汝弼覆校

寿阳阎汝弼覆校

《蒙古游牧记》 后四卷的续成， 在署名上与前十二卷不同， 张穆成了

“初稿” 的作者， 而何秋涛则改原来的 “校” 者身份为 “补辑” 者。 虽然

后四卷的稿本未见流传， 在同治刻本上， 大量阴刻的 “原”、 “补”、 “原
注”、 “补注” 黑底白字的提示文字， 比较清晰地划分出张穆与何秋涛的工

作比例 （见表 ４）。

表 ４　 《蒙古游牧记》 后四卷何秋涛补辑情况统计

卷数 原正文字数 补正文字数 原注文则 ／ 字数 补注文则 ／ 字数 小计字数

１３ １５０４ ５９６ ３９ ／ ８４２３ ３４ ／ ４８０９ １５３３２

１４ １３８９ ４２８ ２１ ／ ３２７７ ３３ ／ １０５５２ １５６４６

１５ ７３３ ４７４ ２５ ／ ２７０６ ２７ ／ ６４１６ １０３２９

１６ １０９７ ３００ ３３ ／ １５６７ ５３ ／ １２８３６ １５８００

小计 ４７２３ １７９８ １１８ ／ １５９７３ １４７ ／ ３４６１３ ／

张穆的 《蒙古游牧记》 在写作体例上， 是远承 《水经注》、 近接 《西域

水道记》， 以自为注记的方式建构了该书的框架。 该书的正文大字是全书各

卷的纲领性文字， 而双行小字注文则是对于各个环节的细节补充。 从表 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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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可知， 张穆的后四卷已经基本完成了体大思精的结构性文字， 因此，
何秋涛对于正文的补正， 所占比例不到 ２ ／ ５。 但是， 细节的注文， 张穆似乎

还没有来得及从容写定， 何秋涛的补辑文字， 超出了原来注文的两倍以上。
张穆的门人吴履敬兄弟在 《 斋集序》 中， 提及其师书稿情况时， 称：

“ 《游牧记》 末四卷尚未排比， 《地形志》 ‘夏州’ 以后未得草稿， 皆赖愿船

先生编校缀辑， 约略完善， 与诗文集可相继付梓。”① “ 《游牧记》 末四卷尚

未排比， 幸有愿船师任其补缀。”② 其中关于 《蒙古游牧记》 书稿的未完成

情况， 无疑是与今所见刻本后四卷的情形相符合的。 何秋涛在后四卷上付

出的心血， 成就了全书的完整性， 无愧于一位 “补辑” 的合作者身份。

三　 《蒙古游牧记》 的刊刻与稿本递藏

何秋涛完成 《蒙古游牧记》 的整理， 花费了十年的时间， 祁寯藻的序

言所谓 “愿船为补其未备。 又十年， 始克成编”。 而其间艰难的过程， 何秋

涛没有留下任何序跋文字的记录。 倒是张穆的入室弟子吴履敬、 吴式训兄

弟在编辑 《 斋集》 的序言中， 记述了何秋涛南北宦游、 保存稿本于 “洪
波海雾” 中的艰难困苦。

师殁于己酉冬， 同志诸前辈命训检点遗书， 无任散佚。 因取师所

撰 《蒙古游牧记》、 《延昌地形志》、 《说文属》 及诗文手稿、 友人书

札， 锁置一笥中。 ……检既毕， 谨呈何子愚先生， 以俟子贞世丈典粤

试旋清厘校订。 已而贞丈甫归， 即持服南下。 先以 《游牧》、 《地形》
二书付何愿船师， 其余杂稿权封置京中。 事会难齐， 有非意料所及者。
至壬子秋， 贞丈起复入都， 旋又使蜀， 于是举杂稿并付愿船师， 斋遗

集始萃一处。 不数月， 愿船师亦从军吾省， 行期甚迫， 乃许以杂稿付

训兄弟编次。 又言 《游牧》、 《地形》 二书已录副本， 可存都中。 数日

后， 军事益急， 忽改行期， 仓皇南下， 训不及追送， 仅从杨缃芸世丈

①
②

吴履敬 《 斋集序》， 《 斋文集》 卷首，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１５３２ 册， 第 ２３８ 页。
吴式训 《 斋集序》， 《 斋诗集》 卷末，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１５３２ 册， 第 ３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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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取得杂稿及书札一束， 于是师之遗文遗书又判然两地矣①。
师既殁， 所箸书稿辗转归于子贞世长及愿船先生处。 越三年， 诗

文、 杂稿始归余兄弟， 余悉为愿船先生携出都。 又越四年， 丁巳季春，
贞丈再入都， 闻诗文稿编成已久。 ……又越四月， 愿船先生由闽北上，
携师所撰 《蒙古游牧记》、 《延昌地形志》 及 《说文属》 并残稿数种。
浮舟于洪波海雾中， 行李尽弃， 独与书俱达。 时贞丈尚未去， 方图觅

斋遗书， 闻其已至， 相与欢慰， 以为殆从天而降也②。

从以上的记载看， 道光二十九年张穆去世之后， 其遗书草稿由弟子吴式训

检点归置， 提交给何绍基处理。 按照分工， 何绍基整理文集类书稿， 何秋

涛整理 《蒙古游牧记》 和 《魏延昌地形志》 两部书稿。 但是因为典试、 丁

忧、 使蜀等公私事务， 何绍基不得不于咸丰三年 （壬子） 将一切事务交付

何秋涛处理。 当年年末， 刑部侍郎李嘉端担任安徽巡抚， 何秋涛受邀入幕

南下， 因此将诗文杂稿的整理交给吴履敬、 吴式训兄弟， 自己带着 《蒙古

游牧记》、 《魏延昌地形志》 等书稿出都。 这个时候的江南， 正是太平天国

起义如火如荼的时刻， 何秋涛到达安徽， 后又告假回福建光泽老家省亲，
经过了四年的颠沛流离， 直到咸丰七年 （丁巳） 重又回到北京。 那些书稿，
如上序所云 “浮舟于洪波海雾中， 行李尽弃， 独与书俱达”。

何秋涛何以要带着张穆的 《蒙古游牧记》 稿本南北颠簸？ 我们在今存

何秋涛写给曾国藩 （１８１１ － １８７２） 的书信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咸丰十一

年七月初六日， 时任两江总督、 督办江南军务的曾国藩在抗击太平军前线

的东流大营里， 在从前的幕僚莫友芝 （１８１１ － １８７１， 字子偲） 那里接到了

何秋涛于咸丰十年、 十一年先后捎寄的书籍、 信札。 信中提及：

兹又因前所进之 《朔方备乘》 书在圆明园被毁， 得旨再缮写以进。
现在张罗抄写， 百凡拮据， 未知何日可竣。 ……又秋涛前为亡友张石

州明经校补 《蒙古游牧记》、 《延昌地形志》 二书， 因系石州一生精力

所在， 加意珍护， 从戎南下， 浮海北来， 未尝顷刻去手。 兹 《地形记》

①
②

吴式训 《 斋集序》， 《 斋诗集》 卷末，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１５３２ 册， 第 ３９４ － ３９５ 页。
吴履敬 《 斋集序》， 《 斋文集》 卷首，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１５３２ 册， 第 ２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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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付梓， 《游牧记》 凡十六卷， 前十二卷石洲 （州） 原稿， 后四卷秋

涛所补， 经寿阳祁相国醵资发刻。 因去年八月寿阳回籍就医， 剞劂无

资， 遂以中止； 然前十三卷已竣， 所未刻者末三卷耳。 今既未知何时

可以复刻， 故将已刻、 未校各卷寄呈①。

何秋涛返回京师后， 其所著 《朔方备乘》 被陈孚恩 （１８０２ － １８６６） 推荐给

咸丰皇帝， 但毁于圆明园大火。 从上面的信中可以了解到， 此时他正忙于

奉旨重新缮写进呈。 即使如此， 他还是不忘记推荐张穆的两部著作， 希望

得到有力者的资助。 他在信中提到 《蒙古游牧记》 和 《延昌地形志》 是张

穆 “一生精力所在”， 因此自己珍护备至、 须臾不离， 才会使得这些著作有

了 “从戎南下， 浮海北来， 未尝顷刻去手” 的辗转。 张穆的著作， 正是在

何秋涛的珍视和不断地增补下， 得以完帙面世。
总之， 在张穆去世十年之后的咸丰九年， 何秋涛参校、 补辑 《蒙古游

牧记》 的工作基本完成， 祁寯藻因此撰写了序言， 表达了 “因醵金付梓而

序其纲要” 的内容。
然而， 《蒙古游牧记》 并没有在张穆去世之后十年的咸丰九年付梓行

世。 今天的一些图书馆著录和研究者提及的 《蒙古游牧记》 咸丰九年本，
其实是将祁寯藻序言所署 “咸丰九年夏四月” 当作了版刻完成的时间。

咸丰九年未能印行的原因， 也依赖前引曾国藩保存的何秋涛书札而得以

明了： 原来在 “寿阳祁相国” 即祁寯藻咸丰九年写序并 “醵资发刻” 之后的

咸丰十年八月， 祁寯藻 “回籍就医， 剞劂无资， 遂以中止”。 在何秋涛寄书给

曾国藩的咸丰十年 （参下引曾国藩书信）， 《蒙古游牧记》 已经完成了前十三

卷的刻版， 第十四到十六卷尚未付梓。 这一段时期祁寯藻的仕历情况， 据其

自编年谱记载： 咸丰三年以来， 其 “晕眩头摇之疾” 加剧； 咸丰四年十一月，
获准开缺致仕， 因为 “畿辅军务未竣， 病体方剧， 是以谢恩折内不敢遽请回

籍”， 由东华门外移寓宣南。 至咸丰十年， 以兄长、 侄子的去世， “恸念骨肉，
思乡更切， 自是头眴之症又数数发”， 因而具折回籍山西寿阳②。 正是这样的

①
②

《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 岳麓书社， １９８６， 第 ２０６ 页。
祁寯藻编、 祁世长续编 《观斋行年自记》 （ 《祁寯藻年谱》）， 《年谱丛刊》 第 １４６ 册影印

本， 第 ５８４ － ６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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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变故， 使得 《蒙古游牧记》 遇到了付梓流传的瓶颈。 也正是在这个时

候， 自身也穷困潦倒、 百计莫施的何秋涛只好给过去的旧识曾国藩寄上了

委婉求助的书信。
如前所述， 戎马倥偬的曾国藩在接到何秋涛的来信之后， 在当天的日

记中记下了如此一笔：

莫子偲交出何愿船二信， 内有张石洲 （州） 《蒙古游牧记》 四本，
又 《朔方备乘》 凡例数页， 信为当世积学之士①。

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进士通籍以来直到咸丰初年出京， 就与张穆、 何秋涛

先后在京师交友。 在其文集中， 还留下了 《题张石舟烟雨归耕图》 的长篇

歌行②。 其 《苗先簏墓志铭》 对自己熟悉的京师学界的描述是：

道光之末， 京师讲小学者， 卿贰则祁公及元和吴公钟骏， 庶僚则

道州何绍基子贞、 平定张穆石舟、 晋江陈庆镛颂南、 武陵胡焯光伯、
光泽何秋涛愿船③。

由此可见， 曾国藩对于张穆、 何秋涛的学术水平是平素所熟知。 当他接获

何秋涛来信及张、 何的著作时， 才会在日记里写下 “信为当世积学之士”
的激赏。 七月二十七日， 曾国藩在幕僚写就的回信之中， 亲自加进了自己

的复信， 其中提到：

再者， 上年十月二十日由莫子偲处惠寄之书， 本年由吴桐云舍人

便寄大函， 均以七月初莫君面交。 …… 《朔方备乘》 前闻周志甫略述

端绪， 兹读凡例， 益得仰窥纂述之精。 意重缮一通， 纸本、 工资所费

不乏。 又张君 《游牧》、 《地形》 二记， 刻资无以取给， 兹特寄百金，
稍助缮刻之需， 惟希存纳。 其 《朔方备乘》 之表七卷、 图说一卷， 国

①
②
③

《曾国藩全集·日记》， 岳麓书社， １９８７， 第 ６３９ 页。
《曾国藩全集·诗文》， 岳麓书社， １９８６， 第 ６３ － ６４ 页。
《曾国藩全集·诗文》， 第 ３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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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思钞一分以启蒙昧， 可否分手另钞， 觅便寄南①？

信中提及的何秋涛 《朔方备乘》， 因为重新缮写是获得圣旨而进奏， 所以

“纸本、 工资所费不乏”， 并不用担心缮写的费用； 他所担心的， 正是何秋

涛提及的张穆著作 “刻资无以取给”， 所以专门寄送了百金以 “稍助缮刻之

需”。 对于 《蒙古游牧记》 价值的认识， 从曾国藩即使在与太平军激战的时

刻仍然资助出版事宜的举措中， 可见一斑。
但是， 《蒙古游牧记》 并没有因为曾国藩的百金之举而顺利付梓。 推想

其中最关键的原因， 除了经费之外， 还与何秋涛在不到一年之后的英年早

逝有关。 其好友黄彭年 （１８２４ － １８９０） 所撰墓表称：

君还京师， 益究心经世之务。 尝谓俄罗斯地居北徼， 与我朝边卡

相近， 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 乃采官私载籍， 为 《北徼汇编》 六卷，
复增衍图说， 为八十五卷。 陈尚书孚恩言于上， 命以草稿进。 上览而

称善， 更命缮进， 赐名 《朔方备乘》。 召见， 晋君官员外、 懋勤殿行

走。 庚申之变， 书亡， 上询副本。 黄侍郎宗汉尽取君所藏稿， 将缮写

重进， 而侍郎居焚， 是书遂不复存； 君亦以忧去。 君故贫， 至是饔飧

或不继， 而讲诵不倦。 彭年去莲池， 荐君自代， 不虞君之奄逝也。 君

卒以同治元年六月四日， 年三十有九②。

从墓表的记载可知， 最后不到一年之中的何秋涛遭遇惨酷： 先是原来还在犯

愁重缮的 《朔方备乘》 由于黄宗汉 （１８０３ － １８６４） 家居焚毁， 将何秋涛交付

给他的底稿也焚毁殆尽； 然后是丁忧离职， 不再有生活资助。 来年的同治元

年， 他在得到莲池书院院长黄彭年荐以自代之后， 即离开北京到了保定， 并

在不久未届不惑之年， 即不幸亡故。 贫困、 抑郁、 离京、 早夭， 是其生前虽

然完成了 《蒙古游牧记》 的补辑整理却不能完全付梓的重要原因。

①

②

《曾国藩全集·书信》， 岳麓书社， １９９２， 第 ２１９６ 页。 胡卫平 《曾国藩的藏书与刻书》 第

四章第三节 “曾国藩在安庆督署的刻书活动” 二 “资助刊刻 《蒙古游牧记》、 《延昌地形

记》”， 岳麓书社， ２０１４， 第 １３５ － １３７ 页。
黄彭年 《清故莲池书院院长刑部员外郎何君墓表》， 何秋涛 《一镫精舍甲部稿》 卷首， 《续
修四库全书》 影印光绪五年淮南书局刊本， 第 １５５４ 册， 第 １４７ － １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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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游牧记》 最终的付梓以行， 仍然是由于祁寯藻的起复回京， 才终

于在一波三折之后成就正果。 《观斋行年自记》 记载： 同治皇帝登基之后，
即下谕给祁寯藻 “来京听候简用”。 祁寯藻遂于同治元年二月由寿阳返回京

师， 就任大学士衔礼部尚书， 直到同治四年八月以大学士致仕； 同治五年

九月十二日， 祁寯藻卒于京师寓中， 享年七十四岁①。 正是在祁寯藻重返京

师的最后时段里， 《蒙古游牧记》 的刻印再度启动。 今存京都大学 《蒙古游

牧记》 稿本前所夹两片红色便签纸上的信柬， 是我们了解其中再度刊印的

重要资料 （见图 ７）。

图 ７　 《蒙古游牧记》 稿本中的便签

　 　 其一

敬禀太老夫子中堂大人钧座： 《蒙古游牧记》 誊清本十二卷、 刊本

十一卷， 并交原手带呈， 谨乞詧收。 惟自敝东去世后， 一切书籍， 令

堂太太珍如鸿宝， 此书于校成之后， 万乞赐还， 并求将刻成者印赐一

二部以慰九京。 至要至祷。 嘉定陈小莲夫子为照之业师， 照因留京待

试， 假馆吴宅。 敝徒幼稚无知， 用敢越俎代禀， 缓日诹吉， 再行踵请

崇安， 面求钧诲。 先此禀复， 敬求赐电。
其二

制吴保诚， 吴子肃 （履敬） 之子、 子迪 （念祖、 式训） 之侄。

① 祁寯藻编、 祁世长续编 《观斋行年自记》， 《年谱丛刊》 第 １４６ 册， 第 ６０８ － ６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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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柬的收信人是第一纸上的 “太老夫子中堂大人”， 中堂是明清对内阁大学

士的尊称， 这里无疑指的是拥有大学士衔的祁寯藻； 具名写信人是第二纸

上的 “吴保诚”， 名字下面注明了他是吴履敬字子肃的儿子、 吴式训一作念

祖字子迪的侄子， 而名字上面的 “制” 字， 说明吴保诚当时正在为父亲守

制尽孝。
从信中的内容可以推知， 是祁寯藻打算重新开始完成 《蒙古游牧记》

的刻版， 因此请人捎信给吴履敬、 吴式训兄弟， 询问保存在他们那里的稿

本和刻本情况， 以便校勘之用。 这个时候的吴履敬已经亡故， 于是由吴保

诚作为代表来回复， 但是这个孩子年幼无知， 便由一位自称为 “照” 的吴

宅塾师代为书写了这一封信件。
吴履敬、 吴式训兄弟， 是清代学者冯志沂 （１８１４ － １８６７） 的外甥。 志

沂从张穆受汉学， 后又命吴履敬、 吴式训兄弟投业张穆门下①， 吴履敬 《
斋集序》 称：

师初于吾舅氏处识敬兄弟数面， 后即许列为弟子， 且召子迪躬自督

教之， 请业质疑， 昕夕无间， 偶妄有所作， 辄蒙过许， 以为有可造就。
二年中， 非惟冠婚丧祭之事赖师营庀， 即子迪之日用琐屑、 一衣一饭之

间， 亦皆体念周至， 不啻子弟。 噫！ 追忆吾师相待之厚， 今日之所得尽

力者， 仅此雠校编订之勤， 不自禁其感愧涕零也， 尚何言哉！②

吴式训的 《 斋集序》 也回忆云：

训自总角即闻师名， 尝於尊酒间睹豪纵磊落之概， 心窃慕之。 成童

而后， 猥蒙奖励， 许列门墙， 欣感之情， 殊出望外。 方冀仰窥豪末， 以

稍慰提命之苦衷， 而寒暑再经， 顿晨永别。 逝者如斯， 天邪人邪！ ……
训从师未及二载， 姿性鲁钝， 未窥堂奥， 师亦念训亲老家贫， 勉以业举，
根柢之学未及多授也③。

①

②
③

邓之诚 《骨董琐记全编》 卷二 “张石舟手札”， 主要抄录了张穆晚年与冯志沂的通信， 其

中多次提及与吴氏兄弟的来往。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６， 第 ５０ － ５３ 页。
吴履敬 《 斋集序》， 《 斋文集》 卷首，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１５３２ 册， 第 ２３８ 页。
吴式训 《 斋集序》， 《 斋诗集》 卷末，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１５３２ 册， 第 ３９４ － ３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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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兄弟的回忆， 可以看到在清代嘉道时期傲岸兀立、 豪纵磊落的张穆对

于弟子循循善诱、 提携备至的长者情怀。 因此程鸿诏 （１８２１ － １８７４） 的张

穆小传记载说：

青阳吴履敬、 弟训， 皆少孤， 鞠于舅冯， 爱古修学， 张先生资给之，
使从学。 张先生卒， 吾师冯子芳 （方） 夜饮， 闻信覆其羹， 两吴尤悲①。

正是这种真挚的师生情谊， 不仅在 《 斋集》、 《蒙古游牧记》 的刻本中，
可以多次看到他们司事 “编次”、 “覆校” 工作的具名； 同样， 也使他们成

为张穆身后遗物重要的看护人， 即使英年早逝， 他们的母亲、 子侄， 仍然

看护着这些遗物， 直到它们为 《蒙古游牧记》 最后的刊刻作出校订之资。
吴氏兄弟的生平， 今尚未见相关的传记史料。 好在时人徐景轼 （１８２８ － ？）

的自订年谱记录下了他们的踪迹， 为我们考订祁寯藻再度经营 《蒙古游牧

记》 的版刻时年提供了帮助。 这部年谱在两处提及了吴氏兄弟的事迹：

（道光二十九年） 夏间， 张石州师为媒， 字妹于清 （青） 阳吴子迪

名式训。 后中咸丰乙卯科举人， 遽卒。 年少博学， 负用世才， 石州师

升堂弟子也。
（同治五年） 是年秋间， 请同邑京官在都察院具公呈， 以亡妹有金

刲股疗亲事， 援案请旌。 ……妹之卒也， 吴子迪之母请归其柩于吴。
余以嫁殇非礼， 犹豫未之许也。 子迪与其兄子肃名履敬少孤， 有大志，
潜心古学， 名噪一时， 识者谓其所造未可量。 余以其家贫亲老， 微规

以习举子业。 子迪天分过人， 不数月而所为时文已居然中程式， 辄就

余讨论。 岁乙卯， 乃广贷于亲友集资， 援例纳监应京兆试。 ……子迪

遂以是科举于乡。 迨庚申年， 京师大疫， 子肃、 子迪不数旬相继逝。
有才无命， 天道何知。 其母以青年抚孤， 甫有成立， 而复如此， 亦可

① 程鸿诏 《张先生小传》， 缪荃孙辑 《续碑传集》 卷七三， 江楚编译书局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
刊本， 叶十七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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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也。 余为遍告同乡， 厚赙其丧而恤其家①。

徐景轼在京师未曾通籍之前， 也在王茂荫 （１７９８ － １８６５， 字椿年， 号子怀）
的引导下， 师事张穆②， 后来 《 斋集》 的校订， 也列名参与 （见表 ３）。
以上年谱中的记载， 是因为记载其妹妹徐有金的婚嫁事宜和卒后旌表， 而

提及了吴履敬、 吴式训兄弟。 确实像吴履敬上引序言所说 “冠婚丧祭之事

赖师营庀”， 徐有金嫁给吴式训， 是由张穆亲自作媒。 吴式训于咸丰五年

（乙卯） 中举， 未及有所作为， 便与其兄长吴履敬在咸丰十年 （庚申） 京师

的瘟疫中先后病殁。 他们的母亲 “以青年抚孤， 甫有成立， 而复如此， 亦

可哀也”， 这也是为什么上述信柬提及 “惟自敝东去世后， 一切书籍， 令堂

太太珍如鸿宝” 的原因， 爱屋及乌， 吴太夫人将对两个儿子的挚爱寄托在

了他们的遗物之上； “将刻成者印赐一二部以慰九京” 的要求， 也体现了她

对吴氏兄弟夙愿———以包括 《蒙古游牧记》 在内的张穆著作刊布为终身事

业———的理解。 她是早夭的儿子们真正的知音。
现在更加明确地看到， 上述的信柬在吴履敬之子吴保诚名前冠 “制”，

正是为其父守孝之举。 根据守孝三年的礼制， 祁寯藻是在同治元年二月回

到北京之后， 就立即写信给吴家索求 《蒙古游牧记》 的誊清本和印本， 开

始了该书刻版的完竣工作。 这种为了 《蒙古游牧记》 的问世而迫不及待的

心情， 也体现了祁寯藻晚年将其看成了自己重要的使命。
从今天我们看到的 《蒙古游牧记》 刻本的题记 “同治六年春寿阳祁氏

刊， 洪洞王轩署” 来看， 刻版最后竣工之际， 祁寯藻也已经去世。 为了

《蒙古游牧记》 的续成而付出心血的何秋涛、 祁寯藻以及吴履敬、 吴式训兄

弟， 都没有能够坐观其成。 这部伟大的著作， 经由他们的接力， 奉献给了

同治、 光绪以来国势衰弱而亟待振兴的新时期。
其实， 保留这些珍贵信息的两片红色便签还不是稿本信柬的全部。 因

为其中的代笔者 “照” 字， 在以上的两片便签纸上， 无法得到解读。 果然，
笔者在 “内藤文库” 浏览期间， 翻阅紧邻 《蒙古游牧记》 的清代刻本 《回

①
②

徐景轼 《草心阁自订年谱》， 《年谱丛刊》 第 １６９ 册影印本， 第 ４２０、 ４４４ － ４４６ 页。
徐景轼 《草心阁自订年谱》： “王子怀先生导余从平定张石州穆受学。 先生以汉学名一时，
兼善古文辞。 余因是得窥古学门径。” 《年谱丛刊》 第 １６９ 册， 第 ４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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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通志》 时， 又发现了另一片相似的便签纸 （见图 ８）， 其上红色的正面书

写了以下文字：

小门生陈辉照

在该页背面的白色纸边右下角， 还印有红字楷书 “寓教场五条胡同中间路

西夹道内朝北大门吴宅” 字样。 毫无疑问， 这是吴履敬兄弟的居住地址，
而这一纸片， 也是清人出具便签的惯常做法： 在出具多张便签的最后， 留

下具信者的地址， 以便于书信往还。 字迹和纸片形式的相似性， 使我们有

理由相信这个 “小门生陈辉照” 就是前面信柬中的 “照”。 它们被分离在

两处， 可能是复制图片者在工作的时候因疏忽而挪动。 至今在前揭 “東ア
ジア人文情報学研究センター” 网页上 《蒙古游牧记》 的图版中， 也遗

漏了陈辉照的一页， 可能就是把它搁置在了 《回疆通志》 的图版系列中

所致。

图 ８　 《回疆通志》 中的便签正背面

陈辉照的生平尚未检得， 根据信柬的内容： “照因留京待试， 假馆吴

宅。” 可知陈辉照如一般的清代士子一样， 因为进京赶考， 所以在京师逗

留， 一边在吴宅担任塾师， 一边温习举业以待来年会试。 他的信中提及了

“嘉定陈小莲夫子为照之业师”， 这是与祁寯藻表述师友之谊而尊称 “太老夫

子”、 自称 “小门生” （即再传弟子） 的因由所在。 陈小莲即陈瑑 （１７９０ －
１８４８）， 字恬生， 号六九学人、 小莲， 江苏嘉定 （今属上海） 人。 道光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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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举人。 精于书数、 小学， 有 《六九斋馔述稿》 等传世。 祁寯藻于道光

十七年至十九年担任江苏学政时， 以之为通省经学之冠①。 今祁寯藻文集里

的 《祁大夫字说》 中， 仍附有陈瑑的题跋②， 可见其是被祁氏列于门墙之内

的。 陈辉照代笔而保留在 《蒙古游牧记》 残稿本中的信柬， 不仅记录了

《蒙古游牧记》 在同治年间的刻版过程， 也记录了吴氏兄弟及其亲属保护遗

物的至诚之情， 可谓弥足珍贵。
保存了信柬的 《蒙古游牧记》 残稿本一函二册， 凡六卷， 是作为 “内

藤文库” 的藏书， 于 １９５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入藏京都大学的 （参图 ９ 藏书印）。
“内藤文库” 是京都学派的奠基人、 汉学家内藤湖南 （１８６６ － １９３４， 名虎次

郎， 字炳卿， 号湖南） 的旧藏， 他曾任京都大学教授。 在其身后， 他的以

满蒙档案史料为主的图书资料最终入藏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在内藤湖南入藏之前， 这本书的归属， 可以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学者、

收藏家罗振玉 （１８６６ － １９４０， 字叔蕴、 叔言， 号松翁、 雪堂、 永丰乡人等）
的记载中找到：

又张石舟 《 斋文集》 稿本八册、 《蒙古游牧记》 稿四册、 《落帆

楼稿》 一册， 上有石舟手校并何道州评语， 何愿船批校至精， 为士可

作缘， 以廿二金得之。 （ 《松翁剩稿》 卷二 “丁未消夏记”）③

丁未当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 这一时期的罗振玉于 １９０６ 年由江苏师范学

堂监督调北京， 在清政府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正是在这个

时候， 他得到了同样是藏书家的同事陈毅 （１８７１ － １９２９， 字士可） 的介绍，
获得了流散出来的张穆、 沈垚的著作稿本， 《蒙古游牧记》 残卷亦在其中。
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 罗振玉携眷逃亡至日本京都， 他的图书收藏也都

运载东去。 开始的时候， 他的这些藏书寄存在京都大学图书馆内， 直到

①
②

③

参支伟成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 岳麓书社， １９９８， 第 ４８ 页。
陈瑑题跋开篇云： “太岁戊戌， 吾师寿阳夫子以 《祁奚字黄羊解》 试诸生， 瑑曾有乡壁附

会之说， 未曾呈阅。 越七年乙巳， 谒夫子于京邸， 出王菉友、 何子贞两家之作见示， 引证

处间有与拙说暗合者。 因检旧作， 点窜一二， 附书册尾。” 任国维主编 《祁寯藻集》 第一

册， 三晋出版社， ２０１５， 第 ８ 页。 可知陈瑑于道光十八年 （戊戌） 受知于祁寯藻， 而二十

五年 （乙巳） 进京赴考， 又再度重逢。
《罗振玉学术论著集》 第七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５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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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４ 年自建 “大云书库” 而迁出。 这一期间， 他编写了 《罗氏藏书目录》
以便双方检点。 保存在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的这一目录抄本， 也记载到了

这部图书 （见图 １０）：

图 ９　 《蒙古游牧记》
卷一书影

　 　

图 １０　 《罗氏藏书目录》 钞本封面及
《蒙古游牧记》 稿本著录书影

《蒙古游牧记》 十卷， 阙卷六， 稿本。 三本。 张穆撰， 何愿船秋涛

手校。 书衣有何氏题： 以上三卷有石州丈亲校手迹。 则此为第五次稿

矣。 又云： 秋涛按， 此为最后所抄清本①。

从以上目录的描述来看， 它就是 “内藤文库” 中的 《蒙古游牧记》， 其中的

“十卷”， 是由于第七卷末误书 “蒙古游牧记卷之七” 为 “卷之十” 所致，
事实上还是 “内藤文库” 今藏的原缺了第六卷的六卷。 现在的二册， 当时

是三本， 可能后来做了重新装帧。
罗振玉是内藤湖南交谊最深、 时间也最长的中国学者。 他们于 １８９９ 年

初识， 此后多有往来。 罗振玉的东渡， 主要得到了京都大学的旧友内藤湖

南、 狩野直喜 （１８６８ － １９４７）、 富冈谦藏 （１８７３ － １９１８） 的邀约②， 于 １９１１

①

②

罗振玉、 王国维编 《罗氏藏书目录》 “钞本之部” ， 下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第

１５９ 页。
罗振玉 《集蓼编》： “武昌变起， ……旧友京都大学教授内藤虎次郎、 狩野直喜、 富冈谦藏

诸君书来， 请往西京。 予藏书稍多， 允为寄存大学图书馆， 且言为予备寓舍。 ……诸君风

谊不减古人， 终吾生不能忘也。” 《罗振玉学术论著集》 第十一集， 第 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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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０ 月由天津首途， 此后居住京都八年， 与京大的中国学家之间形成了一

个延续多年的学术共同体。 因为感谢内藤湖南的帮助、 又有感于内藤湖南

对于清代学术的研究所需， 罗振玉将张穆的 《蒙古游牧记》 稿本转让给了

内藤湖南， 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事情。 《罗氏藏书目录》 在这部书著录文字前

后的括号， 可能就是将其另外处理而未入藏的标记符。
内藤湖南生前， 曾在其 《支那史学史》 中提及该书：

由于张穆死得较早， 此书 （ 《蒙古游牧记》） 在他生前未能完成，
他的晚辈后学福建人何秋涛整理、 校正了张穆的草稿。 我手头有何秋

涛掌握的草稿的一部分。 看来张穆的草稿大体已经完成， 何秋涛进行

整理， 也只是稍稍有所补订而已①。

由于作者没有比对后四卷的内容， 根据前六卷的残稿本认为全书中 “何秋

涛进行整理， 也只是稍稍有所补订”， 是不确的。 但内藤湖南对于这部 《蒙
古游牧记》 稿本的重视， 还表现在 １９１８ 年把它著录于 《满蒙丛书刊行概

要》 中， 想要通过这个稿本来校正世间刊本讹误的计划②。
不管怎样， 《蒙古游牧记》 的稿本在完成了刻版的底本校订使命之后，

其残卷流散东瀛， 能够在内藤湖南研究清代西北史地学的书稿中派上用场，
并最终保存完好， 公布世间，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余论　 良朋相与志春秋

清代西北史地学在嘉道年间的学术群体中， 何秋涛堪称殿军。 身当咸

丰国势更加微弱之际， 何秋涛撰 《北徼汇编》 六卷， 专注北部边疆与俄罗

斯的关系研究， 而受到时人关注。 如前所述， 这部著作受到陈孚恩的推荐，
增编为八十卷， 进呈咸丰皇帝御览， 得赐书名 《朔方备乘》。 其书未及刊

行， 而遭第二次鸦片战争， 毁于圆明园战火， 副本也毁于黄宗汉宅中的回

①

②

内藤湖南 《支那史学史》， 《内藤湖南全集》 第十一卷， 筑摩书房， １９６９， 第 ４０３ 页； 内藤

湖南著 《中国史学史》， 马彪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３１６ － ３１７ 页。
《满蒙丛书刊行に就て》， 《内藤湖南全集》 第十二卷， 筑摩书房， １９７０， 第 １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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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之灾。 今所见 《朔方备乘》 的刊本， 则是在何秋涛去世之后， 其子何芳

徕将家中残稿呈交直隶总督李鸿章 （１８２３ － １９０１）， 在李氏过问下， 由黄彭

年与畿辅通志局编修诸人据家存残稿及目录补缀排类， 历经十年， 而于光

绪七年刊行①。 仿佛是一种宿命， 何秋涛 《朔方备乘》 的成书过程， 也承继

了嘉道西北史地学著作的 “续成” 传统， 成为那个时期的终结。 作为嘉道

史地著作的后期代表， 《蒙古游牧记》 与 《朔方备乘》 的面世， 仿佛是一支

接力棒， 将经世学术的火炬传递给了同光时期的后来者。
在 “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的历史长河中， 嘉道西北史地学的续成现

象， 也是中国学术传承的一个缩影。 这一个个自发的学术共同体， 保障了

一个个学科的薪火相传。 《蒙古游牧记》 的作者张穆曾经在晚年撰联言志：
“驽马定应勤十驾， 良朋相与志春秋。”② 正是这种对于自身勤奋的鼓励、 对

于同道相互支持的期许， 成就了他们心中的名山事业。

（朱玉麒：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①
②

李鸿章 《朔方备乘叙》， 《朔方备乘》 卷首， 光绪七年刊本。
张继文 《先伯石州公年谱》 “道光二十八年” 条： “嘉平月， 先伯撰联， 索何子贞书。 联

云： ‘驽马定应勤十驾， 良朋相与志春秋。’ 子贞题曰： ‘ 斋居士同年联句属书， 既自

勉， 兼相策励。 濡笔作此， 良用愧儆。’” 《年谱丛刊》 １５２ 册， 第 １２０ 页。




